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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仍是少年
潇潇雨歇

当山峦凝望白云

自由被诠释出新的底蕴

当小草垂首接住从天而降的雨露

春风便理解了大地一年一度的复苏

玲珑锁被轻易地

用一根狗尾巴草破解

五色岩永远象征着勇敢与智慧的传奇岁月

骑跨白马的那位少年

不知去了何处

我们亦无需关心

只要心向着光明

何处俱是故土

只愿他

认得出我们出发时的路

沈潇潇

在不久前的一次小聚中，遇
到一个在奉工作的台州籍新朋
友，介绍到他时有人称他为“新奉
化人”，我半开玩笑道：“不，算起
来他也是奉化人。”众人皆愕，不
知我从何说起。说来话长，遂写
成此文。

奉化设县在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距今已有 1284年。其
实，从另一个历史角度说，奉化设
县的历史可追溯至更早的年代。
今奉化辖地在春秋时属越国，战
国时属楚国，秦在灭六国后于秦
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推
行郡县制，在会稽郡下设鄞县，治
设白杜里（今西坞街道白杜村）。
若按此算，奉化设县之始即可追
溯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向前推了
整整960年。

有人一定会说：秦始皇在
2244年前所设的是鄞县啊，怎么
能张冠李戴算到奉化头上？这是
因为在许多民众的印象中，会稽
郡鄞县是后来的鄞县和现在的鄞
州区的前身，与奉化似无多大关
系，有也只是从属而不是专属
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符实情。

公元前222年与鄞县同时设
县的，在今宁波所辖地区还有鄮、
句章、余姚三县（也有人认为余姚
迟至汉代才设县）。其中，鄮县区
域大致与今鄞州区、北仑区基本
对应，句章县大致与今江北区、海
曙区、镇海区基本对应，余姚县与

今余姚市基本对应，而与鄞县相对
应的则是今奉化区全境及今宁海、
象山两县的部分区域。也就是说，
秦时设立的鄞县的真正传承者是奉
化，后来的鄞县及现在的鄞州区与
秦时所设鄞县没有行政人口、行政
区域等实质性的承接联系。也正因
为此，相关历史著作中都把这存续
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隋开皇九年
（589年）这 811年间的鄞县称为古
鄞，以示与后来的鄞县（鄞州）相区
别，后者是鄮县的传承者，奉化才是
古鄞名副其实的传承者——奉化的
前身就是古鄞县。宋代宝庆《四明
志》载：“奉化，会稽郡鄞县地。今县
东白杜里有鄞城山，山下有广福院，
旧云鄞城院，即古鄞县治所也。”这
很清楚地说明了奉化的前世就是古
鄞，古鄞的今生就是奉化。所以追
溯奉化的历史必追溯古鄞。从这个
角度看，把公元前 222年设治于白
杜的古鄞看成是奉化设县之始也未
尝不可。

隋至初唐，是浙东县域建置频
繁分合的过渡时期。隋开皇九年
（589），鄞、鄮、余姚三县并入句章，
句章一时成为浙东大县，后人称“大
句章”，以示与前句章县之区别。唐
武德四年（621年），析句章县为鄞
州、姚州，四年后又改鄞州为鄮县，
这时的鄮县被后人称为“大鄮县”，
同样以示与前鄮县相区别。至唐开
元二十六年，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浣
奏请朝廷，析“大鄮县”地置鄮、慈
溪、奉化、翁山（今舟山市区域）四
县，并置明州。至此，奉化除了县名

外全盘继承了古鄞的衣钵。直到五
代梁开平二年（908年）出现了一个
喜剧性变化，吴越国王钱镠为避梁
太祖曾祖茂琳讳，才顺手牵羊捡拾
起已弃用多年的古鄞县名，张冠李
戴到鄮县头上，这就是后来的鄞县。

作为奉化前身古鄞的区域大致
以今奉化区为中心，还包括今宁海、
象山两县的部分区域。再往南是东
越（或瓯越）国，因那时那里还是地
广人稀、经济落后、言语不通的荒蛮
之地，秦始皇虽然在名义上设了个
闽中郡，却一直懒得去打理。可以
说，秦朝实际施政治理的地盘在东
南沿海也就到鄞县为止了。

这种情况到汉朝时发生变化：
为加强对瓯越地区的统治，汉武帝
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设立回
浦县，属会稽郡。《三国志·虞翻传》
载：“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
治。”回浦县县治初设于今宁海县城
之北5公里的冠庄，始元二年（公元
前 85年）回浦县治迁至章安（今台
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县名仍为回
浦。回浦县在《汉书》中虽被列于会
稽郡 26县之尾，但区域却大得出
奇，囊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及
福建东北沿海部分地区，即原东越
国的地盘。出现这种现在看来匪夷
所思的特殊现象，一是因当时设置
行政区划在很大程度上以人口数量
为主要考量，二是因持“中原中心
论”的北方统治者对地广人稀的南
蛮之地还没引起足够重视。

偌大的回浦县曾一度并入过作
为奉化前身的古鄞县。若按如今的

行政区划计算，古鄞县之地盘最大
时跨浙江、福建两省，涉及包括台州
在内的多个地级市。这也是我开玩
笑称那位在奉工作的台州籍新朋友
也可算为“奉化人”的缘由所在。

这段史实对许多奉化人来说可
能闻所未闻，在此粗线条梳理一下
其来龙去脉：西汉末年以来连年战
乱导致人口锐减，东汉初建武年间
（25-57 年）朝廷撤并了 400 多个
县。《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今百姓
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
繁……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
置其一。”就在这时期，回浦县也被
撤并，成为鄞县回浦乡。一个回浦
乡的地域面积大大超过并入前整个
鄞县的面积，也算是历史奇观。随
着后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回浦乡
在东汉章和元年（87年）又从古鄞
分离出去，单独设为章安县，县名寓
此地在章和年间已安定和谐之意。
再后来，又陆续从章安县孵出许多
州县。《晋太康地记》有“章安，本鄞
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立”之记
载，宋元时期史学家、宁海人胡三省
也谓章安乃“割鄞县而置县”，清初
鄞县人、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鲒埼
亭集》卷三十五中说得更全面：“前
汉之回浦……时盖省县入鄞而为
乡，章帝又置为县耳。”

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到章帝
元和元年，回浦县归属古鄞设为回
浦乡的时间不过数十年，在从古鄞
到今奉化的 2244年历史中只能算
是一段小插曲，但作为古鄞传人的
今奉化人对此还是应该有所了解。

奉化与古鄞

胡文聪

有一种习俗，生长在心灵深
处，任凭时光流逝，依旧不改当初
的模样。泛黄的记忆里，浮现着
外婆裹粽子的身影，那一缕粽香，
沉淀着一种传统，更凝聚着一种
情怀。

那年端午节，外婆与往常一
样，一大早就在厨房准备着包粽
子的食材。粽叶是前一天从市场
采购好的，洗干净后，放在桌子上
晾晒。灶台旁边是包粽子用的糯
米，外婆将雪白的米粒倒入清水
中，枯黄的双手在水中轻荡，一颗
颗饱满的糯米在指缝间游走，水面
泛起层层涟漪。接下来，外婆拿出
准备好的蜜枣、红豆、板栗、花生
……空气里瞬间氤氲着一股烟火
气息，仿佛孕育着端午的粽香。

准备好食材，外婆开始包粽
子。只见外婆拿起两片粽叶重叠
在一起，挽成一个漏斗状，然后轻

柔地放进糯米和蜜枣，灵活的双手
用粽叶把米包住，一手按住粽子一
头，一手快速旋转着粽绳，一缠一系
间，一个精致玲珑的粽子就诞生
了。见外婆裹得如此熟练，我嚷着
也要包粽子。外婆摸了摸我的头，
便顺手拿了两片粽叶放在我的手
中，教我怎么包。可惜当时我太小，
不是裹得东倒西歪，就是将糯米撒
了一地。外婆说：“包粽子讲究手法
和力度，需要双手的协调配合。”在
外婆的引导下，我手中的粽子也渐
渐变得有模有样。

包完粽子，外婆打开大铁锅，把
一个个结实而饱满的粽子按顺序放
好，倒入清水，煮上一个多小时。“咕
噜，咕噜……”袅袅升起的白雾模糊
了视线，一股清新的粽香迎面而来，
刺激着跳动的味蕾。刚出锅的粽子
冒着热气、色泽晶亮，我迫不及待地
解开粽绳，把一层层粽叶慢慢剥开，
只见雪白的糯米颗粒分明、圆润饱
满，犹如一个白玉团。我一咬下去，

口感软糯，细腻黏甜，粽叶和糯米的
香气在唇齿间萦绕，形成了立体的
感觉。我吃完一个粽子，又剥了一
个拿给外婆。外婆赶紧接过粽子，
拉着我的小手，喜滋滋地说：“小囡
真乖，外孙女剥得粽子肯定特别好
吃。”我望着外婆，那一抹嘴角的微
笑便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伴着端
午的粽香，化为恒久不变的记忆。

外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热心
肠，每次端午节包好粽子，外婆都会
分一些给邻居们。无论是腊肉粽、
豇豆粽，还是蜜枣粽、板栗粽，只要
是邻居喜欢的口味，外婆都会裹一
些送过去。住在隔壁的李大妈喜欢
吃鲜肉粽，外婆便一大早从市场上
买来新鲜的五花肉，裹了满满一箩
筐送给邻居。第二天，李大妈便拎
来三箱高邮的咸鸭蛋作为回礼。外
婆又将咸鸭蛋作为馅料，裹了几大
盘的蛋黄粽送给村里的人。村民们
纷纷夸外婆包的粽子好吃，外婆的
端午粽在村里逐渐有了名气。

每年的端午节，外婆都会把我
们聚在一起吃粽子。我的父亲由于
常年在外地工作，经常吃不到家乡
的粽子。父亲总说：“每逢佳节倍思
亲，在端午节最想念的就是自己家
包的粽子。”外婆知道后，连夜包了
几十只父亲最喜欢的赤豆粽，并用
保鲜膜密封好，放上冰袋邮寄给父
亲。外婆在电话中一再叮嘱父亲，
收到粽子后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层，
想吃就拿出来煮着吃。近几年，每
到端午节，外婆就会给父亲捎一些
粽子，除了赤豆粽，外婆还会寄其他
口味的粽子。外婆希望在外打拼的
父亲能够多感受家乡的味道，以解
思念之情。

端午佳节，粽香飘飘。对于外
婆而言，这平淡无奇的粽子不仅是
一种文化的积淀，更是一种情感的
传递。外婆用双手呵护着食物的温
度。在小小的粽子里，我永远可以
看到外婆忙碌的身影以及那眼底不
变的温柔。

外婆的端午粽

沈东海

普通话已完全普及的当下，方
言日渐式微。而今的年轻人，能说
方言的少了，略懂方言修辞的魅力，
更是寥寥无几。

奉化方言较为复杂，因地域不
同，方言也不尽相同，以下仅为一家
之言。

奉化人形容一个人瘦，不叫瘦，
叫“柴桄”（柴棍），比“柴桄”更瘦的，
叫“香桄”（香杆子）。又瘦又长的，
叫“晾竿”（晾晒衣服的竹竿）。而胖
的叫“鸟猪”（猪），比“鸟猪”更胖的
叫“柴油桶”，比“柴油桶”更胖的叫

“万吨轮车”。又矮又胖的，叫“矮冬
瓜”。

形容一个人壮实，说他的头像
“果桶”（盛放果品的木桶），也叫“利
市头”（猪头），耳大如“风篷”（船
帆），“手掌肢”（胳膊）像大腿，大腿
像牛腿，“背臼”（背）像门板，肉像石
头，“别别”（突突的）还会弹。这样
的人有多“结棍”，三榔头还“拷勿
倒”。形容一个人坏，面皮石厚，嘴
巴像老虎钳，又像火铁钳（多指女性
嘴巴毒辣），讲起闲话像吃了枪药。

“手骨”（手）忒长，“指壳”（指甲）忒
深。头削了“笔尖”，“眼乌珠”像老
鼠，“呱啦啦”（拟声词）还会转。

世间百态，众生百相。奉化人
眼中，看见什么都想要的，叫“讨饭
相”。脑子很笨的，叫“白蒲”（未熟
的瓜）。人不笨但干了一件蠢事，叫

“死尸”。到处欠钱的，叫“鲳扁鱼”
（鲳鱼，奉化话里，鲳扁与欠遍音
同）。爱吹牛的，叫“弹王琴”。说话
不着边际的，叫“唱山歌”。狂妄之
徒，叫“王三胡琴”。难弄的人，叫

“畸翘瓦爿”（又斜又翘的瓦片）。有
点坏的人，叫“坏吃艿头”（难吃的芋
头）。生得矮小且瘦弱无力的，叫

“垃圾猫”（病猫）。病入膏肓的，叫
“瘟鸡耷头”（鸡得瘟疫时的样子）。
说话做事没分寸的，叫脚高脚低、
爹头娘脚。又懒，又笨，又爱打扮
的人，叫“懒花笨”。一个人有点
懒，叫懒得骨头也懒出。懒的最高
境界，叫“千手勿动”。调皮捣
蛋，不听话的孩童，叫“猢狲精”（猴
子）。猢狲精因太小，桥倒压不到叉
鱼（比喻下一代衣食无忧，啥事都不
用操心），所以总被大人骂：“魂灵”
死点进！再这样下去，后山的烂泥
好吃也给你吃完了。你看看人家，

“屁眼”（屁股）也生魂灵。如上种
种，大家不爱搭理，就叫“插蜡烛”。

在奉化人眼里，人虽无贵贱，但
分工种。普通干活的，叫“卖力
气”。手艺人，叫“吃手艺饭”。靠嘴
赚钱的，叫“吃嘴巴饭”。三者算卖
力气的顶苦，赚赚血汗铜钿，吃吃长
下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吃
吃猪食，做做牛力。可怜的是，人贫
却爱生子，一生竟还是多个“光郎
头”（光头，特指男孩）。等到读书，
家里多出几只“书包”，压力很重。
因此常常口袋里比脸还干净，要从
牙齿缝里省铜钿。不像富家少爷，

兜里有几个钱，就要开始叫了（钱在
兜里叫嚷）。每天干到深夜，肚子饿
得唱山歌，看到路边卖吃的，馋痨虫
爬了出来，却还是忍着。到家干了
三碗白饭，却总感觉不够塞牙齿缝
——菜没油水啊！这样的人家，牛
羊肉是不进家门的，买不起。卖力
气的，偶尔也写字，字却像“蟹爬”。
偶尔也在亲朋家喝一点酒，到那时，
喉咙胖了，才觉得自己像个爷们
——他太苦了。一年难得理几次
发，过年是难免的，到那时理发店生
意好得像割早稻“情光”（时间），抢
一样。这样的男人，娶的老婆日久
也变了，没进过城，却不怕，路在嘴
巴里。进得服装店，老板夸海口，说
衣服质量好得不得了。女人拿着衣
服的手边用力扯着，边白了老板一
眼，叫道：“就你这衣服还好？别说
手拽，我一个屁就把它崩坏了。”

奉化人关于吃食，也有点意
思。瓜子不叫饱不饱满，叫瘦壮。
饼状如手掌，叫瓦爿饼。笋如腿细
细长长，叫脚骨笋（每年立夏必吃，
称有健腿脚的功效）。剥出的毛笋
白白嫩嫩，非说像大姑娘的大腿雪
雪（丝）白。粗俗吗？却也挑不出啥
毛病。奉化饮食里最有古味的一
词，是“炒咸酸”（菜当零食吃），咸即
盐，酸即梅。盐梅在古代是最主要
的调味品，也喻指国家所需的人
才。而这里它所指的是菜。奉化人
连欺负人都文绉绉的。二指弯曲并
拢，击打对方头部，叫给你吃栗
子。动用武力欺负人，叫“泥光”
（耳光）要吃哇？“生活”（功夫）
给你吃点。更有甚者，在餐桌上，
长得虽其貌不扬，满口方言土语，
却都是言简意赅。徐家二老板曾对
我三叔说：“三五斤的野生大黄鱼
要吃哇？嘴巴拉开来像大姑娘的

“嘴红膏”（口红）搽着。”“你儿子
被我培养得像金子，太阳底下一照，
闪闪发光。你培养得出哇？我看早
就成烂铁一块了，哈哈。”

形容天气等，奉化人也不是“死
板板”的。雨很小，叫“小雨毛丝”，
或“毛毛雨”（像丝线，又像毛发的
雨）。雨下得很大，叫“倒翻一样”。
冰雹下得很大，叫“搁”（整）面盆倒
落咧，像落铁一样。雷声很大，叫这
雷“头巅心”在劈一样。风很大，叫

“外面风刮倒一样”，走出去人也要
被刮走了。雪下得很大，叫“雪再落
下去，天也要落塌了”。寒冬腊月，
风刮在脸上，叫“像刀在割”；手冻裂
了，叫“像眯眯在笑”。而夏天呢，六
月里的太阳火辣辣的，有多毒？晒
得人要脱层皮了！因此奉化老话有

“好汉不赚六月钿”，还有一句“六月
日头，后娘拳头”。在这样的大太阳
底下干活会怎样？汗“扑”起一样
（扑：水烧开滚了），人快要烧着，马
上要累倒。

我们平时虽听到很多方言，但
很少有人会去搜集整理。我也只是
写了一点自己略微所知的，望能抛
砖引玉，将方言里特有的文化，传承
发扬下去。

浅说奉化方言

鸟瞰青云古村 严海挺 摄


